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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倡导小城镇建设，至今已有40个年头，成效卓著，吴江在苏南小城镇建设中起到示范作用。2005年费孝通离开了我们，15年来，吴江在小城建设方面继续迈步前进，值得肯定值得赞扬的地方很多，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讨。
费孝通一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先后26次访问吴江庙港开弦弓村，对开弦弓村，费孝通给了个专名“江村”。他立足江村，足迹遍布吴江所有乡镇，提倡建设小城镇，留下《江村经济》等多部著作。 

    1936年费孝通前往伦敦大学留学前夕，首访江村，逗留二月，作了大量社会调查，1938年完成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的一项田野调查》，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重访江村，从4月24日至5月15日，再次深入调查。随即在《新观察》11、12期连载《重访江村》一文，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等建议。1981年三访江村，这时小城镇建设在他胸中已有蓝图。
1980年，费孝通迈入古稀，风趣地说自己到80岁还有十块钱，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于是，他加快节奏，连续来到吴江，驻足江村，四出视察周边乡镇，提倡乡村发展工业，指导小城镇建设，心心念念志在富民。
1982年费孝通四访江村，留下两幅书法，一幅书李绅《悯农》，另一幅书贺知章《回乡偶书》，显然，他把江村看成家乡，至少是第二故乡。书为心声，他看到农民艰辛，下定决心，立志富民，从此，马不停蹄视察吴江乡镇。当年，他巡视黎里和莘塔等地，接下来，他增大江村访问频率。七访江村时，考察震泽、梅堰两镇；九访江村时，召集江村土改干部与现任干部，分别座谈，又到松陵镇为吴江县机关和乡镇干部作学术报告，提出“发展速度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应当像蝌蚪变青蛙那样，去掉自己的尾巴，加强科学管理，逐步向现代企业发展” (引自《开弦弓村志》35页) 。十访江村时，到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吴江新民丝织厂视察，参观庙港自动缫丝厂，为缫丝厂题写“严、细、实、创”四字。十三访江村，赴同里镇退思园并为之题词，召开城乡问题学术研讨会。十五访江村，视察北厍达胜皮鞋厂，视察青云中学、梅堰中心小学。当时改革开放已十多年，农民的草棚变瓦房，一层变多层，楼房变别墅；乡村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田埂上走出一批批视野开阔的农民企业家。巨大的变化他尽收眼底，回到北京在《瞭望》杂志发表《吴江行》一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掀起第一拨修编地方志书热潮，他题写了“修志续志用方志，识乡爱乡建家乡”条幅，鼓励回顾历史，展望小城镇未来。《梅堰镇志》出版，他兴奋地题写“梅堰镇志出版，志苑又添新葩”数语。十九访江村，费在吴江宾馆接见《江村--江镇》课题组成员，为家乡涌现一批关心农村研究经济发展的年轻人感到欣慰，为即将出版的《江村--江镇》题写书名。二十四访江村，费再赴北厍与梅堰视察工厂企业。
吴江小城镇建设，费孝通率先在黎里镇启动。1982年冬和1983年5 月，他两次考察黎里。当时黎里乡镇分治，存在问题颇多。他认为：“小城镇是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镇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乡，乡村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镇，乡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所以，一定要协调城乡关系，小城镇才有生命力，乡镇经济才有发展的力量源泉”（2017年7月版《黎里镇志》257页《费孝通四访黎里》）。力主乡镇合并。同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黎里乡镇合并，撤乡设镇，以镇管村。吴江的小城镇建设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随之吴江各乡镇相继撤并，而且撤并的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下面回顾一下新中国吴江县乡镇的演变。
1949年，吴江县共设松陵、同里、黎里、芦墟、平望、盛泽、震泽7个县属镇，湖滨、八坼、菀坪、七都、庙港、铜罗、青云、桃源、屯村、坛丘、南麻、八都、横扇、梅堰、北厍、莘塔、金家坝17个乡（先期称为公社），再加同里、黎里、芦墟、盛泽、平望、震泽6个乡，总共30个乡镇。1983年黎里镇乡合并，以镇管村，此后各镇纷纷效法，至1988年，松陵镇合并湖滨，同里镇、芦墟镇、盛泽镇、平望镇、震泽镇5镇，分别合并同名的5个乡，这时吴江县共计23个乡镇。2003年继续撤并，松陵合并八坼，黎里合并北厍，芦墟合并莘塔、金家坝，盛泽合并坛丘，平望合并梅堰，同里合并屯村，震泽合并八都，横扇合并菀坪，桃源合并青云、铜罗，七都合并庙港，吴江市（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成10个镇。
乡镇的乡脚，是由手摇小木船的速度决定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家”是基本生产单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工具是小木船，吴江叫作罱泥船、田装船。这种船农村除了生产，上街、赶集、探亲、采桑、婚娶、丧葬，桩桩件件全都离不了。小木船的速度每小时在8到10华里，正是这个速度决定了江南市镇的乡脚。农民出售田地上的出产，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须赶得上早市或者中市，一天之内来得及返回。据专家研究，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市镇辐射力最大约为30华里，换句话说市镇周围30华里内就是乡脚。当然幅射30里那是大镇的乡脚，多数市镇的乡脚没有这么大。乡脚大小，其实就是拥有村庄数的多少。据统计，1897年黎里镇拥有151个自然村，同里镇有161个。明清两朝，并无明文规定镇辖村的制度，由于经济杠杆的作用，商业利益的驱动，市镇与村庄的经济纽带牢牢联系在了一起，市镇是交换的中心，村庄是交换的基础，乡脚的大小，村庄的多少，决定市镇的经济力度。
历史演进到二十一世纪，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市级公路密如蛛网，村村都已贯通公路，每个农家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市镇形态，仍是农船时代的产物。时间缩短了，空间缩小了，通讯发达了，乡镇调整撤并不仅是行政管理的需要，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1983年后，费孝通继续前来黎里，带来徐康与孟建明等助手，对黎里古镇的街面有所改造。当然费孝通更多的是对黎里小城镇建设和乡镇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1985年10月，他第三次来黎视察，当时柳亚子故居确定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保所长殷安如正筹建柳亚子纪念馆，费孝通参观以后积极支持，说纪念馆正式开馆，一定前来贺喜。1987年5月28日，柳亚子纪念馆正式开馆，费孝通出席开馆仪式，并会同吕正操等领导一起剪彩。费孝通每次来黎里古镇，都要在古镇老街漫步，欣赏市河上的古桥和驳岸上情态各异的缆船石，1991年他以赞美笔调，题写“水乡明珠——黎里镇”七字相赠；黎里张君骥1999年11月前往北京拜见费老，感谢他对黎里古镇与乡镇企业的关心，费老为之题写了“吴江纺织浆料厂”横幅，鼓励办好实业，为黎里古镇添砖加瓦。1994年，费孝通五访黎里，视察沪江日化厂、吴江工业滤布厂等多家乡镇企业，要求黎里镇在加强小城镇建设的同时，务必保护好古镇风貌等建设性意见。黎里镇文保所的工作人员，认真思考，详加讨论，积极采取措施，为古镇保护作出努力。随着历史发展，文保所与古镇守望者不忘初心，共同努力，将存在7年时间的汾湖镇恢复为黎里镇，2014年黎里镇成功申报成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增补进江南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述一系列工作及其果，追根溯源，都有费孝通的渊源。
2005年费孝通先生逝世，吴江小城镇建设继续向前迈步。2006年5月，黎里与芦墟合并，改名汾湖镇，此时吴江市共计9个镇。2012年10月，吴江市划归苏州，成为吴江区，同年横扇镇并入松陵镇，吴江区仅存8镇。2019年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2019］47号文件，《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主要内容是：撤销吴江区松陵镇、滨湖街道，吴江区辖黎里、盛泽、七都、桃源、震泽、平望、同里7个镇和松陵、江陵、横扇、八坼4个街道。
小城镇的建制，空间和时间是重要的因素，还需要兼顾人口密度。据初步研究，就目前而言，每个小城镇面积在100平方千米左右，人口在15万上下最为适宜。决不是越并越大，越大越强。2006年成立的汾湖镇，合并黎里、芦墟、北厍、莘塔、金家坝五个乡镇，面积258平方千米，常住人口近16万，加上外来人口，总数超过30万。如此规模的小城镇在行政、治安管理，在医疗、卫生、教育等资源利用，都有不到位之处。
小城镇建设，教育和医疗，是重中之重，不可忽视。对小城镇，费孝通作有如下总结：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近40年小城镇建设，农、工、商的步子相当扎实，志在富民这一条初步实现。不过，无才不兴一条，尤其是教育这一块，尚待解决的问题不少。当前，吴江区内除盛泽中学外，其他几所重点中学都在吴江城(松陵)，连赫赫有名的震泽中学也搬迁至吴江(松陵)。其他乡镇只有普通中学，优质师资与资源基本集中吴江(松陵)。人才的培养集中在吴江(松陵)，人才的流向同样集中在吴江(松陵)，还有流向周边苏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吴江区内其他小城镇，坚守下来人才很少。近年来，乡村已经空了，没有什么人才，连青壮年都很少了。松陵镇之外，其他镇的人才流失得差不多了，这同费孝通的初衷有异。费孝通对教育，对培养青少年是十分重视的，他每到江村，都要抽时间到吴江乡镇的有关学校走走，至今我们还能找到他视察梅堰中心小学和青云中学等几所学校的照片。我认为，每一个镇，都应该办好一所小学 、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学校之外，就是医院，每个镇都必须建设好一所医院。过去好几个医院都有特色门诊，比如黎里是骨伤科，铜罗是治理痔疮。教育与医院是重中之重，小城镇建设必须重视。现在由于重点学校，优质师资，集中吴江(松陵)，下面乡镇重视读书的家庭，纷纷迁居吴江(松陵)，这是当前数量最大的移居；由于乡镇医院没有提升，好多退休人员移居吴江(松陵)，而且连带儿女一起移居。大量人口涌向吴江、流向周边大中城市，随之，高房价、停车难、汽车拥堵、环境污染、热岛效应等难题越积越多。
 小城镇建设中，吴江所有的乡镇都进行了合并，随之而来的是老地名的更改问题。对此，多花一点笔墨展开讨论。
黎里镇积淀着九百来年历史文化，2006年被从未见诸史册的汾湖镇替代，引发基层民众大哗，专家学者大声疾呼。2008年，有关方面以汾湖镇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未予批准。2013年2月，上级领导顺从民意，遵从历史，恢复黎里镇。接着，黎里镇跻身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行列，增补进江南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回顾黎里镇这一段曲折，是教训，也是经验。
黎里镇更名为汾湖镇，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强拆。当地的文物工作者、黎里古镇保护的守望者、志愿者，挺身而出；黎里籍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主党派、离退休干部，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意见；特别是吴文化研究会及其古城古镇城村保护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与研究人员，为黎里镇的恢复，作了不少努力。
　　保护老地名的稳定性，保留地方记忆和文化之根，是当代人的职责。黎里早在唐代就是梨花村，后改黎花里，简称黎里。其镇名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承载着大量集体信息、个人故事。南宋初年，山东东平赵磻老从临安知府、秘阁修撰的高位上退职，选定黎里隐居。此老在黎里，调停本土居民与北方移民矛盾，使黎里由村庄升格为乡镇，又整理街面与市河，从此黎里跃入江南大镇行列。明初，黎里与同里、震泽、平望，成为吴江县最早的四个大镇。黎里这个老地名，积淀众多的历史信息，岂能随便丢掉。
黎里的文化根须发达，历史故事众多。黎里镇内部还包含一批老地名。黎里镇奠基人赵磻老留下花园浜、花园港两处地名，加上建于南宋的古镇标志性建筑东圣堂，两处地名与一处建筑，要历史有历史，要故事有故事。黎里保留着115条弄堂，每条弄堂都有名字，有历史，有故事。黎里市河长达2500余米，古驳岸3800余米，10多座古桥，352颗缆船石，每座石桥都有历史，有故事，缆船石雕有纹饰，有说道，有追求，有寄寓。
黎里这个老地名，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而且是一个心理坐标，蕴藏无数历史记忆。黎里在外的游子，特别是海外游子，黎里是乡愁的“根”。而今散居五湖四海的“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八大姓后裔，需要认祖归宗，八大姓以外的黎里游子，比如抗击沙俄平定新疆的爱国将领张曜，国际大法官倪徵［日奥］，孙中山誉为“是医国手”的金诵盘，他们的后裔思乡之情日日萦绕，每隔一年二载必来故乡一走。听说黎里镇没了，甘肃省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甘肃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殷元骐，专门写了《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请命》一文(此文收进《江震殷氏族谱》附录)，寄给吴江、苏州、江苏有关领导，为黎里镇请命，要求为黎里正名。台北吴江同乡会一批老先生，关注黎里，认为千年古镇不能以行政力量宣布撤销就撤销，他们说：中国现在正与世界接轨，世界地图册上有黎里，他们这些海外游子心中有黎里。原广州参事旅居美国的徐文烈老先生，多次打电话给黎里文保所，提出责问：“黎里不仅仅是吴江和江苏的黎里，黎里是中国的黎里，是世界的黎里，不能由少数人决定与摆布。”一度有人想以汾湖镇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徐老先生再次打电话说，海外游子关心黎里镇，他们心中一直惦念着黎里镇，汾湖镇是个全新的东西，能不能为大众接纳，需要时间的检验，至于历史文化名镇，哪能算得上？
一个拥有九百来年历史的古镇，必定凝聚着人民大众的
归宿感、认同感。黎里是南社的“根”。黎里不仅有柳亚子旧居（纪念馆），更有南社通讯处等当年南社活动基地多处。柳亚子在黎里生活整整29个年头，在这里，他会见南来北往的社友，编辑《南社丛刻》。黎里有南社、新南社社员36名，全国南社社员1183名，新南社社员400来名。现在南社、新南社的后裔及研究人员经常来黎里寻根、朝拜。黎里之名，蕴积着重要的凝聚力。
早在1977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就已成立，这是国家级的地名管理机构，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制定全国地名管理的规定和办法以及地名标准化、译写规范化的技术法则。八十年代，联合国将老地名归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着手编制《联合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意在加强对老地名保护的指导和学术交流。1995年，中国地名研究所成立，负责探索地名起源、语词结构、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及其功能，将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指导实践。可是，保护老地名这项工作在好些地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14年3月28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4年7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总共53条，对地名主管、审批明确了权限，对老地名的保护、对地名的命名、更名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程。最近，守望庐主对《条例》认真学习，联系黎里这个老地名从取消到恢复的实际，进行了思考与论证，对老地名有了一定的认识。
　　首先，老地名应当作为文化遗产予以保护。现在保护老地名的观念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有些地方干部，或为了商业利益，或为了当官者的面子或名声，地名的随意更改时有发生。地域命名，不是小事，关系重大。根据《条例》第五、六两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辖区地名管理，乡镇的地名应当与驻地主地名一致。”黎里与芦墟同属吴江七大镇，都是“主地名”，相比而言，黎里明朝初年就与同里、震泽、平望列为吴江四大镇，历史文化更深厚些，理应采纳作为合并后的地名。可是某些干部脑袋一拍，突兀地冒出一个汾湖镇。
其次，老地名是人民群众集体的记忆，它的命名属于公共权力范畴。《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地名在命名、更名前，地名主管部门或者专业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公示，并组织论证或者听证。”更改地名，不仅要向上报批，而且应当公开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听取人民群众意见。人民群众对老祖宗留下的地名有感情，专家学者对老地名中的历史文脉延续有责任。因此，把专家学者与公众参与纳入地名更名的必经程序，将是减少随意更改地名的治本之道，既是地名规范的需要，也是法治社会的要求。
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更改地名并非绝对不可以。学者“守望庐主”觉得，老地名更改时的取舍与抉择，除了《条例》所说，取用主地名外，就时间来说，取长舍短；就知名度来说，取大舍小；就文化品位来说，取雅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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